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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鱼通颜色”

色彩被人们视为服饰的灵魂。英国著

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是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

指艺术作品内部的各个要素、各个组成部

分之间那种特殊的组合关系背后，蕴含着

某种特殊的审美情感，隐藏着某种深刻的

意蕴。在人们的视觉、感知和接受过程中，

服装上的色彩信息传递最快，情感表达最

深，视觉感受的冲击力最大，且最具美感诱

惑力。鱼通人对服饰与色彩、服饰与生产生

活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认识，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服饰色彩，即“鱼通颜色”。

鱼通服饰的代表性颜色有黑色、蓝色

和绿色这三色，但黑色、蓝色和绿色在服

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

黑色是鱼通服饰中应用最多、最广的

颜色，为主色。首先，黑色是男女共用之

色。无论男女皆好黑色，以黑色为贵、为

主。其二，黑色是四季通用之色。一年四

季，劳动时穿的是黑色，休闲时穿的是黑

色，节日期间也穿黑色。第三，黑色也是主

体之色。男子穿着黑色长衫、长裤，缠黑色

头帕，打黑色绑腿，穿黑色布鞋，除腰间系

有一条蓝色或绿色腰带外，通体黑色。女

子也着黑色长衫、长裤，搭黑色绣花头帕，

系黑色围腰，穿黑色布鞋。因而，在鱼通村

寨里，无论是在崎岖的山路上，在绿油油

的庄稼地里，还是在高高的碉楼上，到处

可见一个个身着黑色长衫的鱼通男女，犹

如无数个跳动的黑色音符，演绎着劳动的

快乐和生活的美好。

●鱼通人为何喜欢黑色？

鱼通老人给了我们两个十分简洁的

答案：一个是“黑色经脏”，意为鱼通人长

年从事农牧业生产，与土地、牲畜打交道，

容易导致服装污染，不宜穿着浅色服装。

一个是“过去的布料多为黑色”，意即历史

上的布料单一，别无选择。这种解释表明

鱼通人对色彩的选择有着严格的客观性

要求，即既要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要

符合客观条件的许可。

其实，鱼通人尚黑不仅具有现实性、

客观性之原因，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文化意

义。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在研究“藏彝走廊”

的民族历史文化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

即生活在“藏彝走廊”上的各民族中，历来

存在着“尚白”和“尚黑”的两大文化传承。

“尚白”的民族有岷江流域的羌族，大渡

河、雅砻江流域的绝大多数藏族族群（如

嘉绒藏族、木雅藏族、道孚扎巴等），他们

都有崇拜白石、供奉白石的传统。而生活

在这一地区的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则崇尚

黑色。彝族男女皆穿黑色服装；纳西族自

称“纳”，“纳”即“黑”，“黑”即“大”，老年人

也穿黑色，表示尊贵。因此，鱼通人崇尚黑

色之俗可能是受到了“藏彝走廊”上的“尚

黑”传统影响的结果。然而，令我们感到意

外的是，生活在大渡河流域的其他藏族部

落（如嘉绒、木雅）都尚白而不尚黑。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我们认为

这可能与羌族民间史诗《羌戈大战》中古

羌人在神的帮助下用白石打败了戈基人

的传说密切相关。

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公鸡刚叫了

头遍，乌格就醒了，一骨碌爬起来，隔着

门帘叫道：“阿爸，公鸡都叫了，快起来

哟！”

“乌格，时辰还早哪，你看，外面还

黑黢黢的。”阿爸说。

乌格朝窗户外面看了看，外面的天

色确实还是黑咕隆咚的，只好又回到自

己的帐子里躺下再睡。不过，翻来覆去，

他怎么也睡不着了。

阿依扎在隔壁听到了乌格的动静，

满怀心疼地小声对曲木嘎说：“看把我

的儿子给折腾的，这会儿他也许恨不能

长出一对金翅鸟的翅膀来。”

“由他去吧，难得乌格这么想去上学

念书。”曲木嘎说，“早起的山雀子有虫吃，

早起的秧鸡有谷粒吃。你还别说，乌格身

上，还真有几分放蜂人的性子特点。”

“你自己的儿子，不随你，还能随

谁！”阿依扎娇嗔道。

“嗯，不能让儿子看不起，我也该起

来装车了。”曲木嘎说着，也一骨碌爬了

起来。

等他把所有蜂箱和各种工具，还有

阿依扎早就为父子俩准备好的各种日

常用品，都装上了皮卡车之后，东边的

天色有点发亮，也隐隐有一抹淡淡的红

色了。

阿依扎让曲木嘎换上她特意去集

市上挑选来的一套新衣裳。特别是那根

腰带上，有她特意添加的手绣的花边。

乌蒙山一带，较为年轻的彝族男子

的服饰，比女子的服饰稍微简洁和朴素

一些，服装上没有多少花饰。一般的男

子，都喜欢缠着青色、黑色或白色的头

帕；上身穿右衽大襟长衫或对襟短上

衣，下身穿宽裤管的灯笼裤（也叫“八副

裤子”），并配系一根腰带。彝族男子整

体的衣着形象，以简洁、大方和舒适为

主，体现了乌蒙山彝族男子勤劳、质朴

和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

临出发前，只见曲木嘎站在家门

前，朝着老鸹峰的方向，闭上眼睛，默默

地、嘴里念念有词地嘟哝着，就像在许

什么愿一样。

“阿妈，阿爸是做啥子嘛？”乌格不

解地问道。

“乌格，阿爸是在念《桃呗捏底》给

大山听，这样可以保佑阿妈和山上的荞

子地，也保佑你和阿爸一路上都能平平

安安的。”

原来，老一辈的彝族人认为，天蒙

蒙亮的时候要离开家、出远门，可能会

遇见划过天际的流星，这时候如果看见

了流星，是不吉利的，所以出门前，必须

先默默地念诵一段名叫《桃呗捏底》的

“祭词”，把流星远远地“送走”。“祭词”

里是这样说的：

流星落向次拉山，

我送你去次拉山。

流星落向白竹山，

我送你去白竹山。

流星落向松树林，

我送你去松树林。

把流星送到哪里去呢？彝族人传

说，次拉山、白竹山，是两座无人居住的

荒山，只要把流星送到远离人群的次拉

山、白竹山那里去了，留在家乡的人和

牲畜才不会受到伤害，出门远行的人

们，也会平平安安的。

现在该出发了。阿依扎双手把乌格

拉到跟前，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怎么

看也看不够似的，又把昨天晚上、连同

这几天来不断叮嘱乌格的那些话，拣重

要的再叮嘱上一遍，这才放心地放开了

乌格的手。

“阿妈，再见，等你来哟！”乌格上车

前朝阿妈扬了扬手。

“阿依扎，记着，不要累着自己！”曲

木嘎咧着大嘴说。

“不用担心我，照顾好我的乌格！”

阿依扎扬了扬手，又大声对乌格说，“乌

格，你阿爸要是忙起来，没有功夫，你就

让小艾阿姐给你录个视频，发给阿妈看

看哟！”

“晓得的，阿妈再见啦！”

小皮卡载着曲木嘎父子俩，载着

满满一车蜂箱，也载着这一家人的憧

憬与希望，在雾蒙蒙的春天的黎明时

分，在阿依扎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渐渐

地朝着远方驶去了，一直驶出了阿依扎

的视野……

“不就隔着几架山吗，为什么要这

样伤感呢？又不是去了天涯海角！”直到

再也看不到车子的踪影了，阿依扎才收

回目光，轻轻地擦了擦有点潮湿的眼

睛，自嘲地想道。

五

这个时节，春风已经吹遍了乌蒙山

的角角落落。到处是金色的油菜花地、紫

色的紫云英花田，在一些村寨的周边，还

能看到一些小小、开着或洁白、或粉色的

花朵的果园。农人们在清晨的水田里和

山坡上，用辛勤的劳作迎接着春天。

春风在轻轻地吹拂。乌蒙山的人们

把早春时节刚刚吐绿的河水两岸的柳

树，称作“烟柳”。烟柳树冠看上去一笼

一笼的。如果是细雨蒙蒙、白雾缭绕的

白天里，每一株烟柳真像笼罩着一团或

浓或淡的水墨染出的“绿雾”。这时节，

烟柳树都已萌发出了柔软的新柳条和

翠绿的柳叶，明亮的晨光洒在烟柳树

上，好像给每棵树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

光芒。

小皮卡沿着两边开满油菜花的乡

间公路，朝着洒渔镇的方向驶去。一路

上，乌格好像听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各种鸟儿的呼唤声。它们好像在互相比

赛，看谁的歌声最美、最亮和传得最远

一样。

听，阿鸡谷正在远处看不见的地

方，一声高过一声地呼唤着：“种谷种

谷，松土松土……”鹧鸪生怕让阿鸡谷

抢了风头，也飞到晨光初照的崖头，飞

到高高的树桠和山岩上，高声地叫唤

着，叫声听起来好像是在说：“行不得也

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当然啦，乌蒙山区春天的水田里和

村寨边，也少不了穿着一身“黑色礼服”

的八哥和鹩哥这对“表兄弟”。八哥喜欢

成群结队地栖息在大树上或农家的屋

顶上，也常常栖落在水牛的背上。鹩哥

看上去和八哥很像，但个子比八哥大一

些，所以乌蒙山人称鹩哥是八哥的“表

兄弟”。鹩哥的歌声比八哥还要动听，是

出色的“歌唱家”。

“看，阿爸，两头健壮的水牛！”乌格

看见，在不远处的水田的田埂上，有两

头健壮的水牛正在悠闲地啃食青草，

“咦？牛背上还站着一只大鸟！”

“那是牛背鹭，专门等着水牛给它

踩出水田里的虫子、螺蛳什么的，所以，

哪里有水牛，就会有牛背鹭。”

“就像阿爸一样，哪里有花，哪里就

会有阿爸的蜂箱子？”

“没错呀，有山就能砍柴烧，有地就

能种荞子。所以，彝家人祖祖辈辈都晓

得感恩木尔木色，感恩木乌格子呀！”

乌格知道，“木尔木色”就是彝家人

心目中的“山神”，“木乌格子”是彝家人

心目中的“柴神”，他从小就听阿爸和阿

妈讲起过。

“阿爸，你听，小鸟们都在唱歌，你

也唱个歌子听听呗？”乌格的话真多，心

里头的主意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哈哈，阿爸没有你阿妈，也没有阿

鸡谷和金翅鸟那样的好嗓子呀！”

“你有的，阿爸，你快唱吧，阿妈说

过，你唱的歌子可好听了！”

曲木嘎本就经不起儿子的夸赞，现在

一听到乌格说，连阿依扎都夸他唱的歌最

好听，感觉浑身顿时轻飘起来了，于是就

清了清嗓子，放开声音唱了起来——

啊哎……

什么带针不带线？

什么带线不带针？

什么点灯不干活？

什么干活不点灯？

啊哎……

蜜蜂带针不带线，

蜘蛛带线不带针，

亮火虫儿点灯不干活，

土狗儿干活不点灯呢。

乌蒙山区的彝族人把萤火虫叫“亮

火虫”，把在泥土里耕耘的蚯蚓叫作“土

狗儿”。曲木嘎的嗓音确实不错，唱得也

很尽兴。他知道，他的歌是在唱给乌格

听，也是在唱给满眼青翠的春天听，唱给

岩脚下、小河边的烟柳听，唱给乌蒙山的

山山岭岭听。没准呢，隔着一架两架山，

他深爱的妻子阿依扎，也能听见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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